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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性，消耗性与至尊性
———论巴塔耶眼中的作家与诗人的特点

张 生

摘 要:本文试图对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有关作家的看法进行探讨，指出在他心目中作家所具有的一般性的特点，

即内在人格的孩童性，生活方式的消耗性与精神追求的至尊性。而正是具备了这三个特点，才使作家得以成其为作家，

并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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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何为作家”或“何为诗人”这样的问题，每个时

代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作为一个思想家，巴

塔耶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

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客观上需要他回答这个问题，更因为

他本人就既是作家又是诗人，对此也早有体验和思索，故

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别具一格。
如巴塔耶虽说作家或诗人要写出自己的“内在经验”

(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 the inner experience) ，但却与同时

代的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主张作家“自动写作”以描摹

潜意识及梦幻有别，因为后者认为，在写作中作家或诗人

只是一个不应有情感也不应有理性的媒介，“我们没有搞

任何渗透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过是充作麻木的

接受器，容纳了那样多的回声，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录

仪，但所画下的图表并不是靠了催眠术”( 布勒东 261 ) 。
而这与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期望是不同的，事实上，

1929 年 12 月，布勒东在《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还对

巴塔耶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同时，尽管巴塔耶也

要求作家对同质性的社会进行批判，但却又与萨特等存

在主义者明确强调文学的“介入”( engagement / interven-

tion) 功能，要求作家承担社会良知有异。他更与秉持结

构主义的罗兰·巴特对作家的观点不同，如他在谈到作

者时所讲的以“零度写作”为由，希望作家在写作中尽可

能克制自己的情感与政治倾向性，并且直言文学的完成

不仅有赖于作家的写作，更需要读者的阅读，借读者的诞

生以宣称“作者之死”( la mort de l＇auteur /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其实在的原因便是，写

作是对任何声音，任何起因的破坏。写作，就是使我们的

主体在其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

何身份———从写作的躯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其中消

失的黑白透视片”( 巴特 294) 。相较而言，巴塔耶并没有

像罗兰·巴特和超现实主义者那样试图取消写作中的作

者的存在的重要性，也不像萨特那样坚持强调作者的“理

性”或“介入”的作用，而是坚持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

对其进行解答。当然，这其中既有明晰的一面，也有复杂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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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人格的孩童性

首先，巴塔耶认为作家或诗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虽

然他们的外貌与成人无异，但却始终不能摆脱自己与生

俱来的“孩子气”( enfantillage /childish) ，不管是在生活中

还是在写作中，他们都像儿童一样任性，随意，蔑视或者

忽视成人世界的道德，特立独行，甚至倒行逆施。而正是

这种孩子气，方才使他们异于常人，成为他们之所是的作

家或诗人。巴塔耶将这种孩子气称之为“孩童性”( les
particularités de l’enfant) 。而正是因为这种孩童性，才让

作家们始终保持一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使其能够以孩童

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生活的这个“成人世界”，从中发现其

悖谬之处或被他人视若不见的地方，这也是文学之所以

会始终存在并令人惊异的原因。显然，从表面看来，这个

观点并非巴塔耶所独有，很多人就认为诗人之所以成其

为诗人，就因为他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甚至有的人

还以孩子天生就是诗人来反证这个说法。如尼采就认

为，艺术家“一辈子是个孩子，或始终是个少年，停留在被

他的艺术冲动袭击的地位上; 而人生早期的感觉公认与

古代的感觉相近，与现代的感觉距离较远。他不自觉地

以使人类儿童化为自己的使命; 这是他的光荣和限度”
( 尼采 176) 。尼采的这个说法看起来虽与巴塔耶的观点

相近，但仍与后者有相当距离，其关键即在于巴塔耶对孩

童性的理解和定义与尼采有很大不同。
若要理解巴塔耶的孩童性，就必须对其有关世界的

划分的理论予以把握。他认为就人来说，世界可分为“动

物世界”( le monde animal / the world of animal) ，“世俗世

界”( le monde profane / the profane world) 与“圣性世界”
( le monde sacré / the sacred world) 三个维度。在人类社会

成形之前，人与动物一样，是存在于动物世界之中的，此

时的人与动物并无区别，而“动物在世界中犹如水在水

中”( L’animal est dans le monde comme l’eau dans l’
eau) ，人所具有的也并非是日后才具有的“人性”，而是

“动物性”( animalité /animality，或译兽性，动物本能等) 。
这种动物性就是一种“内在性和即时性”( l’immanence et
l’immédiateté / immanence and immediate) ( 巴塔耶，《宗教

原理》7: 295) ，它没有外在的时间性，只追求自身欲望的

当下实现，并且其对死亡无动于衷。而随着劳动的引入

和工具的制造，人逐渐进入主客体分明的世界，这个世界

就是世俗世界，也被称为实践世界，它首先通过对人的动

物性的否定，建立了一系列基于性欲，排泄与死亡禁忌之

上的道德，促成了人性的形成，同时，为了尽可能的延长

生命，它工于算计，奉行生产原则，以为保证生命未来的

生存和繁殖，并因之否定了欲望实现的即时性并设法将

其延迟。这就是世俗世界的法则。与此相关的就是圣性

世界的出现，这个世界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因为世俗世

界为了将来的生命劳动，却将当下的生命物化和手段化，

这对作为具有神性的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为了获得

自己的至尊性，他们通过对各种禁忌的越界而重新回返

到曾经被世俗世界所否定的那种动物性的状态之中，然

而，这个他们所欲回返的动物性的世界却并非动物世界，

而是具有动物性的圣性世界。在其中，他们终于得以重

温久已压抑的动物性，并体验和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进而

获得瞬间的至尊性，放下了身上的重轭。而巴塔耶的文

学观即与他对世界的这种理解有关，他认为，文学就是经

验死亡，就是回返蕴含有动物性的圣性世界之中。而作

家或诗人显然就是能够引领我们回返到那个具有内在性

和即时性的世界的人，或者其本身就是这样的通路。
故巴塔耶所说的孩童性就是那种已经被世俗世界所

否定和遮蔽的动物性，正是通过这种动物性的存留，方使

一个作家或诗人有能力保持与圣性世界的神秘的联系。
“‘这是孩子气的’或‘这是不严肃的’，是相同的命题，不

过，说到孩子气，我们开始都有孩子气，绝对如此，毫不勉

强，甚至应该以最出乎意料的口吻说: 人类在初生状态下

就是这样( 以孩子气) 表现其本质的”( 巴塔耶，《文学与

恶》112) 。而这种孩子气就是动物性。虽然作家或诗人

已然为人，但其依然沉浸于无善无恶的动物性状态之中。
他们始终未把社会已有的道德规范放在心上，并秉持直

接与任性的特点，以追求欲望的即刻实现，且从不因考虑

未来而对当下的生活进行算计。显然，这种动物性在人

之初时是生而有之的人人皆享有的品质，但随着个人的

成长，在社会的规训及“人化”下，大都被成人世界所压抑

甚至泯灭。而作家或诗人，就是那些身上还存留有这种

动物性的人，或者是有勇气将其唤醒并展现出来的人。
这就是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看法。这

与我国明朝学者李卓吾所主张的“童心说”有近似之处，

但李所提倡的“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的“童心”
还只是道德性的要求，其与成人世界的道德规范本质上

并无不同，只是相对更为纯洁而已，这与巴塔耶将孩童性

直接和具有圣性或神性的动物性挂钩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巴塔耶对一些作家和诗人的内在

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了他们所具有的孩童

性的特点。如卡夫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的一生

中，与父亲的争执或冲突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巴塔

耶认为，这种争执的本质其实就是卡夫卡希望父亲能够

对他的孩童性予以承认，并且希望父亲不要以成人社会

的规范来要求他。“卡夫卡性格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主要

是希望他的父亲理解他，体谅他看书时和后来从事文学

写作时的孩子气，在于他没有把他从童年开始就和本质

的东西，和他的内心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抛在唯一

的不可毁灭的成人社会之外。在他看来，他的父亲就是

个专横的人，只注重有效行动的价值”( 巴塔耶，《文学与

恶》113) 。更为重要的是，卡夫卡本人也在一封没有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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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给父亲的信中承认了自己这个成人的孩子气，而且，

他强调自己不仅是一个忧虑的孩子，还是一个很“固执”
的孩子。既是孩子，同时还很固执于自己的孩子气，这就

是一个作家的特点。而对于卡夫卡来说，对于自己的孩

子气的维护正如同对于自己的写作的坚持，因为倘若不

维护自己的孩子气，就不可能有写作的动力和参照，也就

不可能发现成人世界的悖谬之处，所以，他认为自己只有

在死去之后才有可能最终与父亲和好。并且，正是因为

这一点，他甚至不愿意成为父亲，因为父亲恰是成人世界

的代表。由于卡夫卡不愿意成为成人，或成为成人世界

的一分子，为此，他解除了两次婚约。同样，巴塔耶认为

诗人波德莱尔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看待世界的立

场也是未成年人的立场。在谈到威廉． 布莱克的时候，他

更为直接地指出了这一点，“一个诗人的一生，如果完全

与理性一致，那就不符合诗的真实性。它至少具有顽强

性和激烈感，不然诗就是残缺的。在世界上，真正的诗人

像个孩子: 他可以像布莱克或孩子一样，拥有无可否认的

见识，但是政府的事务不能委托给他。诗人永远是未成

年的人”( 巴塔耶，《文学与恶》61 ) 。这是因身为孩童的

诗人并不是总是与理性的的法则一致的，他的孩童性使

他常常要打破或不考虑理性的存在，以这样的一种心态

去处理成人世界的政治事务，自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巴塔耶如此强调作家或诗人的孩童性，只是为

了表明他们是“异质性”的和不可规约的存在，还没有被

或无法被我们这个理性化的社会完全驯化。而正是通过

其所具有的孩童性，他们把我们来自于动物世界的黑暗

的秘密泄露了出来。如巴塔耶指出，艾米莉． 勃朗特的

《呼啸山庄》中凯瑟琳 ( Catherine) 和希斯克里夫 ( Heath-
cliff) 的爱情如此让人难以接受，就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

的那种表达感情的方式来自于童年的动物性。他们两人

一起构建了“孩童时的绝对至尊的王国”( le royaume ab-
solument souverain de l’enfance ) ( 巴 塔 耶，《文 学 与 恶》
15) ，即那个还不知善恶为何物的“动物时期”，那时的他

们是亲密的，友好的，不分你我的。但之后希斯克里夫之

所以要报复凯瑟琳，就是依然执守在童年状态的他认为

已成长为“人”的凯瑟琳背叛了这个王国，当然，同时也背

叛了他，因为凯瑟琳此时衡量他的标准已然“成人化”或

“社会化”，在其眼里，他的卑下的身份是不可能与自己结

婚的。显然，巴塔耶认为，勃朗特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

是与她本人所具的孩童性密不可分的。

二、生活方式的消耗性

作家或诗人除了将自己的孩童性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之外，这种独特而强烈的孩童性，对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生

存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正是这种孩童性，使

他们在面对成人世界时，常常会坚持己见，任性而为，并

以自己( 孩童) 认为合适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以社会也即

成人世界所认可的正当的方式生活。因此，巴塔耶指出，

不管作家或诗人有无职业，他们大都是一些“消耗性”的

人物，或者说，这些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特立独行不说，还

总是呈现出一种“消耗性”的特点。

消耗( consommation /consumption) 是巴塔耶所建构的

“普遍经济学”( l’économie générale / the general economy)

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将财富用于非生产性的领域的

消费而不是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其与巴塔耶早期提出的

花费( dépense /expenditure) 的思想基本相同，指那些用于

非功利性的或“无用的”活动之上的消费，如奢侈，战争，

游戏，祭祀等。两者所不同的是花费所消费的财富是“注

定要丧失”的部分，突出的是其发生的不可避免以及无意

性，而消耗则属有意为之的行为。而这部分注定要丧失

的财富巴塔耶又称其为“被诅咒的部分”( la part maudite /
the accursed share) ，因为这部分财富是应该“下地狱”的

东西，即注定要丧失的。

从这一角度入手，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生活方式

做出了全新的观照和独特的阐释。如果把我们这个社会

的所有的人都视作具有生产性的人力资源，则从理论上

每个人的志业都应服务于以生产性为基础的这个“同质

性”( homogéneité / homogeneity) 的社会的总的目标，即我

们不仅应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还须

把自己投身于社会认同的功利性的事业中去。而巴塔耶

认为，作家或诗人却是试图或敢于违反这一规则的人，他

们大都不仅不愿意服从这个同质社会的生产性原则，反

而把自己用于非功利性的目标，自愿或者被迫成为这个

社会无法整合的“异质性”( hétérogénéité / heterogenity) 的

部分，即与生产性的目标相左的非功利性的消耗密切相

关的事物，如“暴民，斗士，贵族和赤贫的阶层，不同类型

的个体或者至少是蔑视规则的个体 ( 疯子，领袖，诗人等

等) ”( 巴塔耶，《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50 ) 。换句话

说，与那些用于花费的东西一样，作家或诗人也成了我们

这个社会中的“被诅咒的部分”，他们注定了是要受这个

社会所诅咒的人，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注定要牺牲的

“财富”，或要“丧失”的人。当然，这里的“丧失”并非是

要让作家或诗人死于非命，而是其主动或被动的成为正

常的生产性社会所无法吸收的异质性存在，从而脱离了

有用性的规则所控制和限定的范围。而作家或诗人对于

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生产性的规则的反感乃至批评，不

仅是他们的作品所要批评的对象，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如上文提到的卡夫卡与父亲的冲突就

有这个原因在内。巴塔耶指出，卡夫卡的父亲实际上代

表了一种成人世界的，也即世俗世界的，同时也是生产性

世界的道德法则，那就是希望儿子从事具有功利性的职

业，即“有用”的职业，并获得世俗认可的成功，而这样的

成功在当时只能是来自商业法律和军事领域。卡夫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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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并在保险公司从事法律工作，

但却一直心猿意马，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舞文弄墨上，并

将文学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因此，他反而把自己保险

公司的职业变成了“副业”，且时时想放弃这一岗位。而

他的这种任性的，非功利性的，甚至在常人看来是不务正

业的行为，自然会与作为“常人”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发生

矛盾。终其一生，卡夫卡本人也就因此生活在与父亲之

间的巨大的矛盾之中。
巴塔耶认为，这一幕同样也发生在诗人波德莱尔身

上，而且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波德莱尔不仅“不事生

产”，他还在生活中放浪形骸，恣意消耗金钱。更重要的

是，他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了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推崇的生产性的价值观对个人的控制和约束。他认为

人们为了摆脱时间带给生命的压力，除了工作和享乐别

无它法。两者相互对立，且引发的后果也不一样，因为，

前者增强人的力量，后者则消耗人的力量。所以，前者往

往被认为是向上的倾向于上帝或善的活动，后者则被视

作向下的倾向于撒旦或恶的活动，而我们不得不在这两

种活动之间进行选择。巴塔耶指出，波德莱尔的这种看

法很有见地，因为他是从经济上也即生产与消耗的关系

上出发来进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而他对

生产与消耗的经验则是历史的经验在其身上的一种体

现。不过，虽然波德莱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也的确

常常屈服于工作法则，决定去赚钱，可在生活中他却并没

有及时付诸实施，而是时常延宕对于生产性的工作的追

求和依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波德莱尔的内心，他并

不认同这个生产性的同质社会的道德法则，而宁愿成为

其异质性的存在。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好像总是很讨厌

这种事，即做一个有用的人”( Etre un home utile m’a tou-
jours paru quelque chose de bien hideux) ( 巴塔耶，《文学与

恶》42) 。在这里，波德莱尔所谓的“有用的人”，即是符

合生产性的道德规范的人，或者说是能够从事生产性工

作的人。而对这样的人的鄙弃，则表明了他更愿意做一

个没有“用”的人，即消耗性的人，乃至成为被“父亲”，也

即被社会所“诅咒”的人。而这正是每一个真正的诗人的

命运，“他( 诗人) 常常被迫在两种命运之间选择，或者做

一个被天主弃绝的人，从社会深深的分离开来，就像是来

自于明显的生活的排泄物，或者做一个自我弃绝的人，以

一种平庸的行为为代价，屈服于粗俗和肤浅的欲求”( 巴

塔耶，《被诅咒的部分》31) 。这里巴塔耶之所以要指出

诗人同时也是被“天主”，即被神所弃绝的人，是因为“天

主”无非也是“父亲”的投影，它同样也鼓励一种生产性的

秩序，希望人能克勤克俭，做一个“有用的人”。而这正是

诗人们唾弃的。
其实，不只是作家和诗人具有这样的消耗性的特点，

作为社会异质性存在的艺术家也不例外。如画家梵高在

自己放弃做一名在一般人看起来前途无量的画商而从事

几乎毫无致富希望的绘画时，就受到了自己的父母乃至

同事的非议，而即使他本人，也很难对这种思想视而不见

或安之若素，因此，在他辞职开始画画之后的人生中也因

接受弟弟提奥的供养始终内疚不已。其原因也是他自己

所乐意为之的消耗性的生活与当时的社会所奉行的生产

性的道德法则的冲突。当然，这与其作品日后得到承认

并得以卖出天价并不矛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

个时候他的作品已与他本人无关。此外，巴塔耶还特别

指出，诗人或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闲暇”的

特征，其实也是一种消耗性的表现，这是对那种社会普遍

追求的具有生产性的同质性生活的一种否定，但不能因

此就真的以为作家或艺术家是“闲暇”的，“因为，即使诗

人不过辛劳的生活，他至少过着创造的生活”( 巴塔耶，

《色情史》124) 。只不过，他所创造或“生产”的不是众人

所梦寐以求的那种“有用性”的东西而已。
正是因为作家或诗人对消耗性的认可，他们也常常

有意或无意地以此为自己的文学立场，对社会现实进行

批评。如巴塔耶对十九世纪的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分

析就指出，作家们实际上批评的是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

性的实质，而希望挽留的是封建社会的那种以消耗为荣

的体制和文化。这个观点也与他的消耗思想密切相关。

三、精神追求的至尊性

作家或诗人所具有的孩童性给予其通达圣性的动物

世界的可能，令其天真而任性，勇于或乐于以自己所认可

的方式生活，而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消耗性特点，

又使其能够既经验世俗世界，又不被其所困，而这恰好让

他们最终得以获得至尊性( souveraineté /sovereignty) 并呈

现出至尊的面貌。简单地说，在巴塔耶看来，作家或诗人

就是拥有至尊性的人，甚至，他们就是至尊( souverain /sov-
ereign) 。

至尊性是巴塔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虽然与这个

词所蕴含的“国王”，“主人”等义相关，但更重要的指的是

拥有国王或主人地位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可以反对“奴役

和屈从的方面”( l’aspect servile ou subordonné) ，即其所具

有的不可剥夺的自主性，它发源于原始部落，在封建社会

成型，而王权和教权就是藉此形成，虽然，它是一种等级

制度或形成了等级制度，但它更是一种谁也无法垄断的

品性，人人可以享有。据此，巴塔耶声明，“但是，更进一

步说，在本质上，它( 至尊性) 归所有那些占有和从来没有

完全丧失被归之于众神和‘显贵们’的价值的所有的人

( tous les hommes) ”( 巴塔耶，《至尊性》8: 247 ) 。同时，巴

塔耶指出，至尊性的最重要的要素是其所具的“超越有用

性的消耗”( la consommation au delà de l’utilité) ( 巴塔耶，

《至尊性》8: 248 ) ，其次，是至尊性中所特有的对“奇迹”
( le miraculeux / the miraculous) 的向往。而这两个要素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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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获得或者实现至尊性的

重要途径。
所谓“超越有用性的消耗”就是对生产性法则的鄙

视，指对资源或财富的消费并不以功利性目标为目的，即

不追求物质回报的消费，是非生产性的花费。对于作家

或诗人来说，他们的消耗性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已经显现

出了这种至尊性的特征。如前文提到的波德莱尔和卡夫

卡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期望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

盾，就是此例。而这种冲突的背后其实就是到底是接受

被奴役的生活还是过自主的生活问题，所以，巴塔耶明确

指出，对于一个从事文学的作家或诗人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即保持至尊性，“我认为，从事文

学写作只能是一种至尊的活动( opération souveraine) ……

从事文学写作，就是要颠覆奴性，如同颠覆所有的可以想

像的间接肯定法，它就是说至尊的语言，这种语言来自人

的至尊的那部分，它也向至尊的人类讲话”( 巴塔耶，《文

学与恶》142 ) 。从这种立场出发，巴塔耶还批评了萨特

的观点，因为他在对作家冉奈( Jean Genet) 的研究中对后

者所显现的封建社会的浪费风气进行了谴责，这恰好显

示了他对生产性的“消费社会”的热衷以及对苏联式的

“多产社会”的迷恋，这种思想所暴露的正是他对生产性

的也即奴役性社会的尊崇，以及他对作家所追求的至尊

性的忽视。如萨特对封建社会的作家的生活方式是持批

评态度的，“( 作家相信自己是贵族阶级) 由于贵族阶级以

寄生为特征，作家就选择炫耀寄生现象作为生活方式。
他将成为纯粹消费的殉道者。我们已经说过，他不以为

使用资产阶级的财富有什么不合适，但是使用的条件是

浪费，就是说把这些财富变成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物品;

不妨说他焚毁这些财富，因为火使一切变得纯洁。另一

方面，由于他不是始终腰缠万贯，可他又得活下去，他就

为自己设计一种奇特的生活，既挥霍又勤劳”( 《萨特文学

论文集》188) 。但萨特的这种对作家的生活方式的负面

的看法正是巴塔耶所要批评的观点。他直言，萨特之所

以会对作家的生活状态的矛盾性感到困惑，是因为“萨特

不能公正地理解无用的消耗 ( la consommation inutile) 正

好是与生产相对立的，就像至尊与下属，自由与奴役是对

立的一样”( 巴塔耶，《文学与恶》146 ) 。显然，巴塔耶对

萨特的见解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眼里，对“有用性”的蔑

视与消耗，即对“无用的消耗”的重视和实践，正是作家或

诗人为了从奴性的生产与劳作中摆脱出来，成为至尊，获

得自由状态的必经之途。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素就是对“奇迹”的追求，巴塔

耶认为“奇迹”的背后多含有神性 ( le divin / the divine) 或

圣性( le sacré / the sacred) 的因素。因此，他所谓的“奇

迹”，就是那些“不可能，但却发生了”的事情，其本质则是

对死亡的否定。因为死亡可以说是针对人的最大的诫

命，不管是各种禁忌对人的动物性的着意隐瞒和掩盖，还

是明确的“不准杀人”的道德戒律，以及生产性社会的建

立和保持，其实都是为了延续生命和逃避死亡而设置。
因此，追求“奇迹”就是对总在临近的死亡的否定，它既体

验死亡，同时又在死亡中逃脱，以在瞬间获得不期而至的

至尊性。因此可以说，作家或诗人就是追求“奇迹”的人，

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探索，在生活中也同样勇

于“冒险”，以触碰死亡以及建基于其上的各种禁忌的底

线。如萨德侯爵不仅在自己的小说中如《朱斯蒂娜》和

《索多玛的 120 天》中对各种非正常的性行为的描写，在

个人生活中同样对各种社会禁忌进行了挑战，这也是他

之所以获罪被囚的原因之一。而法国大革命期间，正是

身陷囹圄的他刺激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
巴塔耶在谈到善和恶的区别是指出，对于人类来说，

会有两种追求，一种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希望能够追求

生命的延续，即生命的长度，而这就是善。另一种则是积

极的，肯定的，想追求生命的“强度”( intensité / intension) ，

而消耗性的至尊性就是对人生的“强度”的追求，可这却

被世人当成恶。“可能就像强度确定了价值( 这是唯一肯

定的价值) 一样，持续的时间确定了善 ( 这是在道德中所

提出的普遍的目标) 。……价值自身的原则，是想要我们

走得‘尽可能更远’( le plus loin possible) ”( 巴塔耶，《文

学与恶》57) 。而若要走得“尽可能更远”，则必然会触碰

社会道德规范的底线，乃至触碰隐含在其背后的死亡的

禁忌。但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

为相对于愿意延长和保存自己生命的人，敢于挑战死亡

以追求人生的“强度”的人总是很少。而在巴塔耶看来，

作家或诗人就是希望把自己带到尽可能更远的地方的

人，也即愿意和勇于挑战死亡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

“远方的经验”带回给大家，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文学作

品中而不是在生活中走的尽可能更远一点，以分享作家

或诗人的至尊的体验。为此，巴塔耶特别讲到十九世纪

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米什莱 ( Jules Michelet) 的一则轶事

来说明这一点。米什莱在工作的时候，每当他笔端滞涩，

他就会步出家门前往一个小教堂。然而他到这个教堂里

去并不是为了通过祷告来祈求灵感。因为这个教堂并不

是一个干净整洁庄严肃穆之地，相反，里面“臭气熏天”，

让他感到厌恶和恐惧。但是，他进去后，反而强迫自己深

深呼吸其中的难闻的味道，以“尽力接近了他所惧怕的对

象( l’objet de son horreur) ”( 巴塔耶，《文学与恶》58) ，让

自己尽可能“更远”或深入的触碰到自己所恐惧的东西。
而让米什莱所恐惧和厌恶的味道一定是和生命腐烂与死

亡的气息相近，或者让人想起腐烂与死亡的气息。他之

所以贴近并呼吸这种气息，目的就是为了触碰死亡，体验

“奇迹”，也就是追求至尊性。
实际上，巴塔耶谈米什莱的写作轶事的目的和谈波

德莱尔放荡的生活一样，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或者说明

这些作家和诗人的消耗性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死亡的体

·12·

孩童性，消耗性与至尊性———论巴塔耶眼中的作家与诗人的特点



验和追求。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包含着两面性，生

产性使他们维持自己的生命长度，消耗性使他们得以直

面死亡，以及与此相关的污秽，禁忌等，也即增强生命的

强度，以经验至尊性的愉悦。并将这种经验通过自己的

作品传递给读者。巴塔耶指出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于这

一点，“艺术，建筑，音乐，绘画或诗歌的意义，如果不是一

种悬置的，令人惊讶不已的时刻，一种奇迹的时刻，那是

什么呢?”( 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3: 200) 。而这个令人

惊讶不已的奇迹的瞬间，就是获得与展现至尊性的那一

刻。

小 结

综上可知，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独特的看法，就是

他认为作家不仅创作虚构的作品，还将自己也创作为作

品。作家就是在据有自己的孩童性，在体验那个圣性世

界的同时，把自己的经验传达出来。如他从卡夫卡的“孩

子气”入手，解释了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的特点，《城堡》
中的 K 和《审判》中的约瑟夫 K 是孩子气的任性的，同时

他们都苦于权力机构的没有效率，而巴塔耶认为，这恰是

卡夫卡有意为之，因为“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不存在至

尊的事物: 那就是权力的效率是没有的，而权力的效率就

是行动，就是未来的优先性在现在的时刻之上，就是承诺

之地的至高无上”( 巴塔耶，《文学与恶》116 ) 。显然，文

学是表现“恶”的，而这种“恶”是“超道德”，这是与尼采

相近的观点。但在巴塔耶看来，这种“恶”其实就是人的

动物性，是不可消逝与无法抹煞的孩童性，它表面上是对

现有道德的挑衅，其实是对死亡的品味与否定。而作为

永远抱持孩童性的作家或诗人，他们有权利不承担成人

世界的责任，并可以背离外部世界的“意志”的要求，以消

耗性的方式存身，并可以在作品中公开暴露自己的无法

压抑的动物性，以唤醒沉睡在读者内心中，共同迎接“奇

迹”的到来，以分享至尊性。而且，如前所述，作家或诗人

虽然是以消耗性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孩童性和对至

尊性的追求，常常处于一种看似闲暇的状态之中，但其却

并非真正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在写作上的勤奋与所具

有的“生产性”与常人不仅不相上下，甚至远超常人。同

样，巴塔耶对作家或诗人的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样式的

辩护，也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对于人们身体的细微化的

管理不满，以及对基督教对于人的生命的压抑的批判。
简单地说，在他心目中，作家或诗人就是那些能够通过解

放自己的身体来解放自己灵魂的人，也是能够把这种解

放传达给普通人的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

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294 － 301
页。

［Barthes，Roland． "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 Selected Es-
says of Roland Barthes． Trans． HuaiYu．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5: 294
－ 301． ］

Bataille，Georges． Théorie de la religion，Oevures complètes，
tome 7，Paris，Gallimard，1976，

－ － － ． La Souveraineté，Oevures complètes，tome8． Paris:
Gallimard，1976．

－ － － ．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Paris: Gallimard，1957．
－ － － ． La part maudit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49 /1967．
－ － － ． Sovereignty． Trans． Robert Hurley． Vol． 3． New

York: Zone Books，1991．
乔治·巴塔耶: 《色情史》，刘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Bataille，Georges． L’Histoire de l’erotisme． Trans． Liu

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03．］
———:“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色情、耗费与普遍经

济: 乔治·巴塔耶文选》，汪民安编。长春: 吉林人民

出版社，2003 年，第 42 － 74 页。
［－ － － ． "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 Eroti-

cism，Expenditure，and General Economy: Collection of
Bataille’s Works． Ed． Wang Min＇a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er，2003: 42 － 74．］

布勒东:“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 1924) ，《未来主义 超

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久编。北京: 中国社

科出版社，1987 年。第 240 － 76 页。
［Breton，André． " The First Surrealist Manifesto． " Futurism

Surrealism Magic realism． Ed． Liu Mingji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87: 240 －
76． ］

尼采:“人性，太人性了”，《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

京: 三联书店，1986 年。第 175 － 212 页。
［Nietzsche，Friedrich Wilhelm． "Human，All Too Human． "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Zhou，Guop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6: 175 － 212． ］

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集》7，施康强译。北京: 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94 － 321 页。
［Sartre，Jean － Paul． " What Is Literature?" Collected Liter-

ary Works of Sartre． 7． Trans． Shi Kangqi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0: 94 －
321．］

( 责任编辑: 王嘉军)

·22·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年第 3 期


	Childishness, Consumption and Sovereignty: Georges Bataille on Writers and Poets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374404.pdf.93Hvb

